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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葛氏传朴堂藏书楼
■ 陆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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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全公亭与范承谟
宋一良

全公亭集镇为现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和独山港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历史上的全
公亭则位于全公亭集镇北侧钱武肃王（即吴越王
钱镠）庙左，亭下有井，康熙年间重修，现已无迹
可寻。钱武肃王庙，即钱王庙，全公亭人习惯叫

“大庙”，其所在区域被称为“大庙头”，曾是原全
塘镇人民政府驻地，1993年 11月后开辟为住宅
小区。

范承谟与全公亭的关系发生于清康熙十年
（1671）春仲，时任浙江巡抚的范承谟奉命清丈屯
地，率文武僚属来到全公亭，并舍于亭左黄氏“志在
堂”，对全公亭为何名“全”而不是“钱”也感好奇，曾
作过调查，离开前赋《留题全公亭》诗一首——

三月春光澹碧山，恰来花发又花残。
忙中岁月驱驰尽，海上风云指顾间。
杜老漫呤归马逸，庄生徒羡白鸥还。
茅庵一宿仍卑湿，未许浮生半日闲。
全公亭晚清诗人山凤辉以“全公亭外往来忙，

亭裹残碑卧夕阳。一自范公题咏后，至今父老颂
甘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

范公承谟（1624-1676），字觐公，一字螺山，
奉天（今沈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清朝开国重臣范
文程次子。进士出身，曾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
三藩之乱期间，被耿精忠囚禁两年之久，最终被其
绞杀。朝廷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

康熙七年（1668），范承谟任浙江巡抚。当时，
清朝建国不久，百姓尚未完全恢复生产，宁波、金
华等地荒地非常多。浙闽总督赵廷臣上疏朝廷，
请求免除赋税，康熙帝便命范承谟实地勘察。经
过考察后，范承谟上疏，请求免除荒田及水冲田地
的赋税，共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多亩。康熙八年
（1669），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都因水灾
导致饥荒。范承谟便拿出布政使库银八万两，到
湖广购买米粮，以平抑浙江粮价，救活灾民无数。
后来，范承谟又上疏道——

漕米改折，每石折银一两。明年麦熟后，再补
征白粮，以三年为限。重灾区依例加以免除。

康熙帝批准。康熙十年（1671），范承谟因病
请求解职，被召回京师。浙闽总督刘兆麒、浙江提
督塞白理上疏，表示浙江百姓纷纷请求让范承谟
留任。给事中姜希辙、柯耸及御史何元英也上表
道——

范承谟担任巡抚三年，爱民如子，查办贪墨，
革除弊政，深受百姓爱戴。

康熙帝便命范承谟留任浙江巡抚。
康熙十一年（1672），范承谟上疏，提到湖州、

嘉兴二府的白粮加耗有多有少，请求每石以四斗
五升为限，又请求免除温州、台州二卫在康熙九年
以前未交的赋税以及石门、平阳没有交足的轻赍
月粮。康熙帝将这些奏疏都交付户部，命户部讨
论施行。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造反，三藩之
乱爆发。范承谟察觉到靖南王耿精忠有反心，便
上表朝廷，请求暂缓裁兵，又打算巡视边海，征调
兵马防御。不料，范承谟的行动尚未实施，耿精忠
便已叛变。耿精忠声称有海盗犯境，请范承谟前
去商议。当时，福建巡抚刘秉政依附耿精忠，也催
促范承谟前去。范承谟知道事情有变，拒绝侍从
护卫，孤身前往。耿精忠的党羽拔刀威胁，范承谟
挺身向前，骂不绝口。耿精忠素来忌惮范承谟的
威望，害怕杀了他会激怒百姓，便把他囚禁在土室
中，并给他戴上刑具。他绝食八日（一说十日），却
不能死。后来，耿精忠派刘秉政前去劝降。刘秉
政见到范承谟，一边向前一边作揖。范承谟命人
将他扶下床，奋力将刘秉政踢倒在地，大骂道：“众
反贼当受朝廷诛杀，我先夺你魂魄。”

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清军攻克仙霞关，耿
精忠打算投降。他找寻托词以求免死，又怕范承
谟暴露他的罪行。十六日，耿精忠命人逼范承谟
自缢。范承谟的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及从
弟范承谱等五十三人同时遇害。范承谟临死之
时，戴上御赐冠帽，整理衣袍，向着皇宫的方向九
叩首，然后从容自尽。

范承谟对浙江是有恩的，而对全公亭人来说，
说范承谟对全公亭有兴趣，还不如说全公亭与范
承谟有缘，自此以后，范承谟便与全公亭的历史联
结在一起，全公亭人为得到范承谟那样的忠臣大
家的关注而深感荣幸。也由此，对全公亭姓全姓
钱，时有人追索不辍，倒也发生了不少轶事趣闻。
有诗云：“石井荒凉不计年，海滨旧话尚流传。疗
人疾病知多少，古寺依然号福泉。”相传寺僧某月
夜趺坐，窗外有女窥视。僧曰：窗外谁家女？女即
应声曰：堂中何处僧？僧即外视，其女行数武冉冉
而没。记之，明日掘地得泉。是年大疫，饮斯泉者
即愈，遂拘井其地，福泉或因名欤。咸丰四年（甲
寅·1854）里人重濬。

又道是——
三千铁弩射钱塘，保障东南武肃王。
吴越至今思旧德，年年俎豆荐馨香。
全公亭因何而名“全公”，并不名“钱公”，或许

在范承谟莅临全公亭前就已经有议了，而自范承
谟来过后，在原全塘一带更是众说纷纭，有人疑是

“钱公”之误，也有人斥之为巧言附会“拍古人马
屁”，还有人说是因全姓两兄弟之故，更有人疑是
乾隆笔误。按与山凤辉同时代的朱鼎镐在其词作
一注释中的说法，是“相传昔有兄弟争产，势将入
讼。行至中途，风雨大作。遂诣茆亭中，藉草为
褥，坐以待旦。其困苦莫可名状。始俱悔，因以所
争之产，捐建此亭，名曰‘全公’。言父老议事，务
全公道，不可偏袒，以至入讼也”。

有一点相当明确，全公亭地界并无“全”姓人
家，且朱鼎镐引典中也没有说那家兄弟为全姓，而

“务全公道”中之“全”也并不是指姓，但按何旷《重
修全公亭记略》的说法，在康熙时就已名为“全公
亭”，却在以后也确实有过“钱公坊”或“全公坊”这
些行政区划名称，只因范承谟尽忠后重修全公亭
时所立的“全公亭碑”穷搜无着，所以这全公亭到
底是该姓全还是该姓钱，也就各有各的说法了。
说得再明白一点：事实上，此“全”乃循法从理之
意，非姓氏也。所以，自古以来的全公亭之“姓氏”
之争，只不过是饭后茶余之话资而已，实在没有实
质意义。

自明宣德五年（1430）平湖建县至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科举结束，共历时 475年，在此期间，平湖科举兴
盛，人文荟萃。平湖考取举人 668人，进士及第 221名。
在这些平湖俊秀中，出现了众多的清官廉吏。他们勤政
爱民，务实创新，治理有方，流传后世。在平湖历史上曾
产生过三位榜眼（殿试一甲第一名为状元，一甲第二名为
榜眼，一甲第三名为探花）。一位是平湖当湖的施凤来
（明朝），一位是清溪（今林埭）的沈初（清朝），一位是当湖
的钱福昌（清朝）。这三位是科举时代平湖的翘楚。

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
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
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
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据史书记载：科举制度从隋
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多年。16至17世纪，欧
洲传教士在他们的游记中把科举取士制度介绍到欧洲，
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五权宪法》）。

为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当局者积
极推动“耕读传家”，使“十里之乡，不废诵读之声”成为文
化的种子与理想。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然也
就成为每个读书人的最高向往。中举，进士及第，特别是
中状元、榜眼、探花，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美事。改革
取士方式，采取“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
取”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寒门学子的憧憬心理。乡试、
会试、殿试，桂榜、杏榜、金榜，秀才、举人、进士，特别是

“金榜”提名（又分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

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既光宗耀祖，又前程似锦。
平湖历史上的三名榜眼，均位居高官，成绩显赫，也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施凤来（1563-1642），字羽皇，一字羽王，号存

梅。万历三十五年（1607）会省第一，廷试一甲第二。
施凤来后授翰林院编修，晋东阁大学士，极殿大学

士。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戏曲作家。著有
《历代名文通考》8卷、《四书提襄集》、《澹宁居士集》、
《举业古今摘粹玉圃龙渊》10卷、传奇有《五节记》、《三
关记》。

施凤来才高八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高中榜眼
后，授编修、升中允、擢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后又晋东
阁大学士，入内阁，直至担任明朝的首辅大臣，权倾朝
野。但施凤来入阁时，正是魏忠贤弄权的时候，所以，他
一直被后世饱受诟病。纵观明代历史，我们还是发现施
凤来以大局为重，以中和调停为主。既不得罪魏忠贤，也
不谄媚魏忠贤，使明朝能够延续下去。

施凤来后来“冠带闲住”（免去现任职务，但可保留官
员身份，回家自省）。归平湖后，为平湖的文化事业做了
不少成绩。殁后，据现钟埭街道大力村（双桥村）村民口
口流传，葬于大力村，当地人称“施阁老坟”。

沈初（1729-1799），字景初，号云椒，又号萃岩，平
湖清溪（今林埭）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榜眼。

沈初后授编修，擢侍讲，迁右庶士，累迁礼部右侍
郎。嘉庆元年（1796）任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转兵部尚
书，后又调礼部及户部尚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著有
《兰韵堂诗文集》17卷、《御览集》6卷、《经进文稿》2卷、

《浙江采集遗书总目》10集、《闰集》1卷、《西清笔记》2卷、
《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历事两朝三十余年。赐祭
葬、谥文恪，入祀乡贤祠。

沈初幼年时启蒙于外祖父陆文元并对沈初影响至
深，其“兰韵堂”堂名就得益于外祖父。沈初少有异禀，鸿
文硕学，在县学，因其读书一目数行下，同学称之为“异
才”。后虽科举曲折，但因其才华横溢，总成“榜眼”。在
平湖还流传着《传奇出生》、《沈初吃墨水》等故事。

据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其后沈初以经筵讲官为
主。户部尚书文恪沈初赐墓在落木园成圩，今新埭镇大
齐塘村村部北百米。据实地查看、询问，现仍有一户沈姓
望墓人，忠实地守候着他们的祖辈。

钱福昌（1799-1850），原名攀龙，字超衢，号辰田，
年幼聪颖，悟性很强，笃志于学。举道光戊子乡试第四，
道光九年（1829）进士及第，殿试一甲第二名。

钱福昌后授翰林院编修，皇帝对其有“学问优长，写
作俱佳”之褒。辛卯充江西副考官，擢广西学政，内阁侍
读学士。修有《汝州直隶州志》，著有《韡鄂书屋诗》4卷、
《赋钞》1卷。

内阁侍读学士钱福昌墓，在戈溪坊池圩（今新埭大齐
塘村，原秀溪轮窑厂后百米）。2005年，据当地群众反
映，有一墓碑在田野中已多年，但文字仍清晰可见。于是
文物部门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将其妥善安置，但由于种
种原因，近两米高的墓碑已被断为二截，实为可惜。但字
迹非常清楚，明确刻有“皇清诰授中意大夫内阁侍读学士
辰田之墓”字样。钱福昌娶有四房妻室，正室高氏，妾三
位，张氏、李氏、陈氏，这些记载也清晰可见。

平湖葛氏，系出东阳。后迁江宁，四百年后复归于
浙，居平湖之乍浦镇。

清同治四年（1865）前后，葛氏肇基、丕基兄弟俩在
平湖县城内的南河头（旧称鸣珂里）鸣喜桥（俗称马家
桥，今存）南北置地建宅，遂由乍浦迁入当湖。肇基居
北，丕基居南，时称北葛和南葛。

肇基为北葛始祖，子嗣建有“传朴堂”，南葛子嗣建
有“福绥堂”。北葛西侧还有一支布庄葛氏。去年我与
几位文史好友专门拜访了该支后人葛余观先生，葛先生
当场向我们展示了《葛氏世系图》，内含南河头的三支葛
氏资料。

葛肇基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南市办起开泰木
号。先与杨氏合资，后杨氏离去，遂为葛氏独资，时值太
平天国战事结束，建筑业发达，葛氏抓住机遇发家致
富。葛氏自己在平湖建起了花园宅第及祠堂。子弟们
也开始了读书求功名的生活，肇基子葛金烺（1837—
1890）发愤读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丙戊科二甲
进士，曾任邢部主事、户部郎中等官职。葛氏还从事金
融业，开设同裕钱庄，后又设同裕赓记钱庄，还与人合资
开设同盛钱庄。葛氏当年真的是经营有方，终成为平湖
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葛氏藏书是从葛金烺开始的，他豁达多智，性好读
书，酷爱善本古籍及名人书画。其长子葛嗣溁光绪十四
年（1888）戊子科顺天榜考中举人，受任户部七品小京
官。

当时父子俩同居京师，均酷爱古籍及书画，购书达
数万卷。当时西后擅权，朝政混乱，葛金烺在京为官时
间不长就辞官回乡，里居未几而卒，时光绪十六年
（1890）正月。其子嗣溁，因父病促归，归而闻丧大恸，以
哀毁卒于同年，距父丧仅五个月，年仅二十九岁。此后，
传朴堂的集藏为葛嗣浵（1867-1935）所承续。

葛嗣浵继承父兄遗志，为充实传朴堂藏书，花了很
大的功夫，他多次出游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及陕西、江
西等地，每到一地，搜访书市，每次必满载而归。日积月
累，藏书充盈，原先的书屋已不敷使用，他于光绪二十五
年（1899）在鸣珂里宅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名“守先
阁”，并请海盐张元济先生题额。张元济在题额时，还撰
有《为平湖葛氏守先阁题额识语》短文——

……稚威亲家仰承先恩，思有以光大之，光绪岁乙
亥，乃建斯阁。移书庋其中，名曰“守先”，所以凿楹之训
也。越三十余年，积书逾四十万卷。稚翁复与犹子荫梧
学部编订藏目，将以行世，兼示后人，洵可美已。稚翁命
书阁榜，谨志数言，以志钦仰。

荫梧学部指嗣溁之子葛昌楣。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传朴堂四十余万卷古籍中，

宋代善本孤本多达四千余种。此外明刊本及抄、校、稿
本数量更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乡邦文献，既精且多，其
中还有不少为罕见之本，如嘉庆十年（1805）路錞续修之

《平湖县志》，张元济之“题后”以为系葛氏所独有，并云
“余收书数十年，仅获见此一本”。此志后来逃过一劫，
现珍藏于上海市图书馆。此外还集纳了全国各地地方
志多达三千四百余种。还收藏了清代历朝科举试卷数
千种，有朱卷、抄校本、稿本，明代的也有不少。张元济
先生曾评价说：“传朴堂藏书之富，骎骎乎为浙西之冠。”
此言不虚，传朴堂的藏书不仅是平湖藏书三大家之首，
而且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南浔刘氏嘉业堂并驾齐驱，构
成全国闻名的三大藏书楼。

张元济为葛氏收藏古籍竭尽心力，一是张氏与葛嗣
浵系亲家关系；二是葛夫人徐琼选系海盐人兵部尚书徐
用仪的女儿，张、徐两家均为海盐籍。廪贡生出身的葛
嗣浵，字稚威，号词蔚、思椿、竹林。他以字行，老辈人均
称其为葛稚威。早年任过工部主事、刑部主事等职衔的
小京官，光绪二十六年前，遵岳父官至兵部尚书海盐徐
用仪之命，辞官返乡，继承父兄事业遗志，兴文办学。

其父在世时，其传朴堂收藏包括守先阁藏书、爱日
吟庐书画两部分。葛氏爱护图书，每年夏初必返书楼，
督办晒书事宜，而乐此不疲。藏书楼还雇有抄写及修书
高手，借抄缺书，配补残叶，葛氏亲自过问，他还请徐敩
定编书目，徐氏为徐调孚之父（徐调孚曾任北京中华书
局文学组组长，致力于文学古籍出版，1972年出版《柳文
指要》时作者章士钊指名要他负责。当时章士钊为中央
文史馆馆长）。

葛嗣彤与张元济既是亲家，又同是藏书家，所以
彼此之间常互借其缺书而抄藏之。葛嗣浵好收藏地
方志书，张元济先生则因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
地有分馆，乃嘱令代购地方志事。张元济民国九年
（1920）一月二十七日日记：“本日由葛词蔚处借到《茗
斋全集》壹拾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九日致葛
嗣浵书：“《铜陵县志》闻已抄得，极喜。寄到后尚拟假
抄，定邀慨允。”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四日日记：“托
甘肃教育视察团……代购甘肃志、县志。内有二部
者，系词蔚托办。”总之在张元济先生的全力帮助下，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葛词蔚的守先阁古籍善本增至
四十余万卷。

与此同时，葛氏所藏的宋元明清名家书画也从 166
轴增加至 376轴，而民国时期名家吴昌硕、陆廉夫、张大
千、吴湖帆等的作品尚未计入。还藏有米芾的《山水
卷》、巨然的画卷、范宽的《晚景图》和张灵的《灵芝秀石
图》等，均系稀世珍品。

葛嗣浵先生对收藏的珍本古籍，不像有些收藏家
那样秘不示人，而是乐于传播，陆惟鍌在编撰《平湖经
籍志》时就大量使用葛氏守先阁藏书。其所藏的《嘉
禾征献录》由金兆蕃刻入了《槜李丛书》；葛嗣浵先生
还是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编的《四部丛刊》的发起人
之一。

张元济在编辑《从书集成初编》时，就曾向传朴堂借

抄《艺海珠尘》、《功顺堂丛书》等有关序文和缺书，撰成
了《丛书集成总目提要》等等……

传扑堂藏书，常常供人查阅抄录，陆维钊先生曾回
忆：“葛氏为人豪爽，愿意翻出藏书、藏品供友人观
赏。……惟其祖传规矩，可以在其舍抄录，不肯让人借
回家去。其交好者，甚至供午膳，由仆妇端至书房。”杭
大教授胡士莹先生早年任稚川中学国文教员期间，也曾
大量阅读传朴堂藏书，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史专家谢国桢曾参观过葛氏
藏书。他在《三吴回忆录》中说：“……其中最精的要算
乡邦文献了，如《李蜃园文集》、朱为弼《茶坪诗集》等书,
收集不下百种。”

旅居苏州的平湖籍藏书家屈爔（1880-1963），字伯
刚，号弹山，曾经为葛氏传朴堂藏书编目。据屈氏回忆
录《绝望自纪》稿本记：葛家藏书精华有四：一是地志收
藏最富；二是平邑先哲遗书，秘本稿本往往有之；三是明
人集部最为完备；四是丛书，大者小者种类至多。由此
可见葛氏藏书之富。

葛氏藏书毁于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当年十
一月五日，日寇于平湖全公亭一带登陆，六日，多架日机
空袭平湖，轮番轰炸扫射，居民纷纷外逃，遂成空城。此
后月余，平湖陷入混乱。最后，平湖鸣珂里葛氏住宅、藏
书楼、祠堂连同稚川学校，在大火中化为废墟。大部分
藏书也成了一堆劫灰！

邑人冯养浩先生在其所著的《当湖蒙难录》中写
道——

焚葛氏守先阁。我邑鸣珂里葛氏宅内附设稚川两
等学校。日军第二次入城，过其门，见门前标语，注视良
久，入校放一火枪出，焚毁校舍数十间，其余房屋未殃及
也，此校役姜二观亲见之。后乡人连次洗劫，复两次纵
火，于是住屋五进并宗祠暨“守先阁”悉付一炬。“守先
阁”者，葛氏之藏书楼也，三世七十余年所收储元椠、明
刊以及两浙往哲文献不下数千种；各直省、府、厅、县、州
志积至千六七百种，而尤以方志、禁书、别集三种最为罕
见而难得者；其他金石书画之属，收藏亦富。劫前概未
运出，尽为煨烬，此盖为吾湖文献所关，若仅仅谓葛氏一
家之损失，抑末也。

这是当年冯先生的原始记载。
葛氏藏书一般均称毁于抗战之初，其实并未全毁。

除少量为其家人携出之外，还有一些善本流入了大汉奸
陈群的泽存书库。一九四三年，其曾经编了本《南京泽
存书库图书目录》，许多善本古籍标明旧藏之所，内就有
注明“传朴堂葛氏旧藏”之书。至于如何流入泽存书库，
情况不详。这批书当然也不排除当时流民趁火打劫的
可能，后被日伪所掠，送进泽存书库。抗战胜利后泽存
书库为中央图书馆所接收，这些图书现应该在台湾，葛
氏传朴堂遗书当也有部分在内。

原东湖轮船码头（本报资料图片）


